浅论《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教学实践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  魏日娟
阅读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而关于整本书的阅读则是重中之重。叶圣陶就曾说过，“试问，要养成读书的习惯，不教他们读整本的书，习惯怎么养得成？”[1]在2017年制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被列入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始终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个学习阶段。相较于单篇阅读教学模式，整本书阅读因其文本内容与主题思想的连贯性而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深度系统化阅读，锻炼语言的梳理与整合能力，提升文学审美鉴赏能力。但与此同时，由于目前在校学生各门科目的学习任务较繁重，加之整本书阅读需要大量连续性的时间投入，整本书阅读教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果没有细致的教学任务设计，整本书阅读很有可能被简化为单篇阅读的叠加版，从而削减整本书阅读的良好初衷。在统编版高一语文教材中，《乡土中国》是落实整本书阅读的第一本著作。因而，认真规划《乡土中国》的整本书教学，不仅能降低整本书阅读被简单化的风险，而且还能为学生以后的整本书阅读实践提供模板与经验。有鉴于此，本论文主要从兴趣引导、意义建构与拓展深化三个方面探讨《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的教学实践。
一、影像结合激发学生求知兴趣
兴趣是有效开展整本书阅读的前提。吕叔湘告诉我们：“我们做事情要感到有乐趣，如果不是精神愉快而是愁眉苦脸地在那儿教，愁眉苦脸地在那儿学，效果就决不会好”。不同于有鲜明的爱恨情仇之类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乡土中国》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充满各种学理性的说辞与严谨的逻辑推演。如果在一开始未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那么很有可能让学生在费孝通的文字面前望而却步，产生厌学情绪，从而不利于整本书阅读的高效展开。引发学生兴趣的方法千万种，其中之一是利用影像使学生们认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社会价值有一定直观的认识。
有论者指出，“学生们一步一步地远离文字而走向影像世界。他们不仅不能完成整本书阅读，甚至越来越难以阅读文字作品了”[2]。影像的泛滥的确使学生越来越无心阅读，但教师如若合理利用影像的话，同样也可将学生从对影像的入迷中拉回，重新点燃其阅读兴趣。具体而言，这种利用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收集费孝通的生平图片、学术轶事以及经典名言等，将它们制作成PPT，展现给学生观看，使学生对作者有一定生动活泼的认识，激发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费孝通学术思想的欲望。另一方面，剪辑与制作费孝通的学术访谈以及他本人对《乡土中国》写作动机与大致思路的视频。与前一个方面的图文展现相比，此处的视频展现重点并不在于教师的讲解上，而在于学生带着问题去观看。在未播放视频前，教师应该设置好诸如费孝通为何要写作《乡土中国》、在写作过程遇到何种困难与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以及学界对《乡土中国》有何评价等问题。在视频结束后，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单独提问，也可进行学习小组讨论，在教师课堂的问题生成基础之上，再进行一定的总结。
需要强调的是，展现并非漫无目的展现，而是需要围绕一些预设的主题进行展现，力图还原一个在学术上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和有着浓厚家国情怀的费孝通，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与精神品质，从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二、泛读与精读结合下的意义建构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基于实地的社区研究，分析社会结构的偏于理论性质的社会学学术专著。该书收录 14 篇文章，从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角度综合论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特点。全书语言通俗精当，并在具体论述中辅以大量鲜活的事例。但对于刚升入高一的学生而言，要读懂费孝通字里行间的深邃思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为此，在激发学生兴趣后，有必要在文本阅读中实施泛读与精读的有机结合，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乱读。
与单篇文章作品相比，整本书阅读“重在一个‘整’字”，在阅读过程中要注重“整体”、“整理”和“整合”[3]。一定程度上说，泛读就是围绕“整”字展开的阅读，力求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作者的意图与立场、全书的主旨与框架获得一个整体的感觉。在《乡土中国》的泛读实践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先读序言、《乡土本色》（全书总论）与后记，以费孝通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研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以及研究的历程等为中心进行信息提取，整理与勾画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特点的整体思维导图。在这之后，教师依照思维导图可将班级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泛读余下的篇章，以“是什么”、“如何论述”或“为什么”等问题进一步填充与完善导图。比如，在《差序格局》中，教师可从核心观点、主要概念、佐证材料等学习任务单的构成出发，设置什么是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怎么建构的、差序格局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引导学生在整体的思维导图中进一步细化与把握。
泛读的目的在于为精读打下基础。精读可从词句与篇章两个角度出发。对于“社群”、“横暴权力”、“时间上的阻隔”等核心术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具体篇章中找到相应的意义阐释，也可为学生补充一些课外实例去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释义，还可以通过任务组的形式让学生自主收集查找这些术语的其他意思，并鼓励他们发掘这些看似不相干的术语背后之间的联系。对于篇章学习，教师着重阐释费孝通的行为思路与论证方法，总结各个篇章的观点与主旨，引导学生掌握学术类文本的写作技巧。
泛读与精读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先后顺序，在泛读中可以有精读的存在，而在精读的时候也可适当采取泛读。二者的灵活结合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乡土中国》所要表达的意义。正如德国学者姚斯（H. R. Jauss）指出的那样，“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4]，“泛精”结合下的意义建构使学生既要形成一种共识，又要鼓励与允许差异性理解的存在，实现经典阅读的当下化。
三、从书本到现实的拓展与深化
与一些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相比，《乡土中国》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这意味着学生在完成整本书阅读后可将文本中的观点带入现实，在现实中考察与体验《乡土中国》出版以来的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变与不变。这不仅有利于加深与拓展学生对费孝通观点的理解，更能在现实实践中锻炼学生收集和整合素材的动手能力，以及对这些素材进行甄别评判的思辨能力。
笔者所在的学校位于村镇结合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或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笔者先是按照《乡土中国》中不同的篇章主题将学生划为若干任务组，要求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或是以访谈的形式，或是以摄影采风的方式，或是以查阅文献资料的方式，收集其所在任务组的话题。然后，再将收集的资料整理成相应的图文报告，并在课上加以展示汇报。汇报结束后，要求小组互评，指出其中与《乡土中国》中相关观点的不同或延展之处，结合生活实际的体验，集体分析背后的原因，探讨延展得以发生的方式。
早在“从书本到现实的拓展与深化”这一活动开展前，笔者就曾告诉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提醒学生不要刻意地以“文本套现实”，切莫机械地在现实中寻找与文本对应之处。《乡土中国》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是全面且并富于洞见的，但该书出版已逾70年，其间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变。因此，有必要鼓励学生跳出文本限制，专心收集现实素材，尤其是那些与文本可能存在矛盾的素材。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文本观点，而是要在从现实观照文本中培养学生敢于探索与质疑的能力，使他们在现实的体悟中拓展与深化对文本的理解。
作为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的滥觞，有必要对《乡土中国》进行严肃认真的课程设计。从阅读前的兴趣激发，到阅读过程中的泛读与精读的结合，再到阅读后的课外考察，学生在《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过程中不仅被激发了阅读兴趣，调动了参与的积极性，更在课内外的教学中培养与锻炼一定的阅读水平，提高语文学习的核心素质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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